
“好姻缘”，多么值得骄傲、何等有价值的珍宝，尤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知青夫妻之间那种同甘

共苦的情，相濡以沫的爱，是在风浪和苦难里孕育、考验，才如此历久弥新，像陈年的酒越来越香

甜。其实，人生的幸福就这么简单。 

 
 

咋说上山下乡也给我送来了好姻缘 
阎凤真 

 
 我家所在的河南省黄泛区农场是关内最老的国营农场，有着悠久的接受城市

中小学毕业或未毕业学生(只是很久以前是没有 “知青” 这个名词的) 的传统。

我的短短九个月知青生涯就是在农场工业单位酒厂度过的。如今想来，我实在应该

感谢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它给我送来一份好姻缘，带来我一生的幸福。 

 

 黄泛区农场， 顾名思义地处黄河泛滥区。1945 年抗战胜利后, 联合国善后

救济总署河南省分署在那儿筹建了当时关内第一个机械化农场, 从美国运来大批农

用机械如小拖拉机等, 准备开荒种地。农场招收了很多人，其中上过高小的就算是

“文化人”，可以充任机务人员，即开拖拉机或当机修工。搞了几年, 颇有些成

效，但后来淮海战役在中原大打特打，农场因而停顿了一阵子。 

 

 1951 年, 河南省和农业部建立了黄泛区农场, 联手大规模开发这块土地, 

就在开封、许昌、郑州等城市招募中小学毕业生。当时宣传报道说“苏联的今天就

是我们的明天”, 城里电影院大量放映着苏联电影, 电影中集体农庄的印象在广大

城市学生心中可是太深了！一听说招到国营农场当拖拉机手, 那个高兴啊, 所以报

名的人非常的多, 一下子就来了几百人。我好些同学的父母就是这批人。其中上过

初高中的，后来基本上都当上了行政人员, 如会计、出纳或场部机关科员；上过高

中的有相当一部分当上了小学老师；也有部分不愿搞教育或行政的, 还是和只上过

高小的那些人一起，真的当上了机务工，开上了拖拉机。说起来，这应该算是最早

的一批“知识青年”吧。 

 

 直到 1966 年的文革前, 农场陆陆续续来了些城里的中学生。有投亲靠友找

个工作来的, 也有三年自然灾害时纯粹为了能吃饱饭嫁来的。虽然总的来说人数不

太多，但有两个“知青” 甚是著名：一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北京大学上学

时被打成反革命, 沾了老子的光没进去吃牢米饭，被周恩来 “恩准”下放到黄泛

区农场劳动。后来他又靠着老爹那张脸皮回北京农业大学上学, 可文革老郭自身难

保,郭世英还是被弄死了(自杀还是他杀到现在还没结论)。另外, 还有一个是当时

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长子万伯翱, 大概是 1962 年没考取大学(万里还不错, 没开后

门为儿子上个大学)。这俩 “名知青”在一分场与园艺场工作，和农场的工人一样

干活, 一样拿二十多块一个月。这段时间的下放知青算是 “个体户”, 一个一个

来的。 

 



 文革的大风暴带来了“批量”化的知识青年。从郑州市来了两批, 大约几百

人吧, 而周口地区所在地的周口市则大规模来了可能近千名初高中毕业生，好些是

地委或行署子弟。因为我们农场条件要比到“某公社、某大队、某生产队”插队拿

工分要好得多。这些知青的分布从场部附近的几个分场——良种试验场、园艺场、

酒厂、磷肥场，远至扶沟县、太康县包括种马场的几个分场, 但不包括大家公认最

好的工业单位农机修配厂和汽车队。发电厂例外, 因为电厂在行政上不完全归农场

管理。同时, 农场本身的初高中也在这段时间内“毕业”了相当数量的学生(本人

就是其中之一)，也被一并列为知青范畴归口管理。“上山下乡”不是小事, 乃当

今“圣上”指示, 场部极为重视, 也和全国各地一样, 成立了“上山下乡”办公室, 

派了个科级干部作主任, 管理这帮小猴子。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暴风骤雨式的上山下乡运动转为按部就班的形式，黄

泛区农场靠着极为方便的交通位置和显得无与伦比的物质供应条件, 成为令人眼热

的“焦点”。这里离京广线的漯河仅五十公里, 农场车队的客车每日上下午两次跑

漯河, 每天还有一趟客车跑郑州。在那些贫困年头里，农场员工每月有 45 斤白面

而且不吃杂粮，这在当时的北方是很难想象的(伟大的首都人民一个月还得配给十

斤八斤棒子面蒸窝窝头吃呢)。农场每个基层单位都有自己的蔬菜队，喂有自己的

猪, 蔬菜几乎等于免费(无论什么蔬菜一律一分一斤), 时不时还杀头猪有肉吃, 家

里再喂点鸡鸭什么的, 蛋也就不在话下。 

 

   如此“幸福”的上山下乡生活, 自然吸引了相当数量自找出路、和该农场又

能扯上点关系的各地知青。这点对我来说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家那一口

子马开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苦于在江西插队数年而跳不出农门, 钻山打洞“转

点”来到了我们农场的酒厂。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电厂的二级工了。 

 

     待到八十年代初, 各路知青纷纷回了城, 农场的知青办关门下板打烊了, 黄

泛区农场三十余年的知青史也就闭幕了。对我而言, 上山下乡运动没受到什么影响, 

反正我从小就在那个农场长大, 下不下放一个样。但这场运动对我来说，是未受其

害反得其利。为什么呢? 因为要不是上山下乡, 我老公大概怎么也不至于从上海来

到河南省的黄泛区农场，这不是上山下乡运动特地给我送来个好姻缘么？我这么

说，你们一定还想问问这姻缘怎么个好法，哎呀，那些个详细的事可就不好意思登

报纸啦！反正，我俩都觉得这辈子没有比对方更合适的那一半了，过日子干啥啥

顺，吃嘛嘛香，就连这纪念知青 40 周年征文也来个“比翼双飞”吧。 

 
(作者阎凤真, 1968 年毕业于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中学, 1968 年底下放到黄泛区酒厂, 9 个月后被招

工到发电厂, 1988 年来美陪读, 现为超市收银) 
 

 



 
 

 


